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江河交汇，秦巴相
依，水绕山转，状若太极，称之曰: 中华太极
城。

大约是在明末，或清初的一个秋天，天
空可能落着小雨， 汉江上的风刮过来阵阵
寒意。 为逃饥荒和战乱， 我的先辈举家北
迁。 从湖北麻城出发，溯汉水而上，去异乡
找寻生存的土地。 汉江中游滩多浪急，江风
陡峭，又是逆水负重而行，船工和纤夫皆万
分辛苦。 路上可能走了七天，或者九天，就
来到了旬阳，在一个貌似太极城的地方，祖
先们停下了脚步， 最终选择在老城阴鱼岛
上定居下来， 到我这一辈， 已浩浩然六代
矣。

旧志云: 洵河大半楚人家。 说的就是我
们。

如今，300 多年过去了， 我们在这块土
地扎下根来。 兴桑养蚕、印染织布促进了农
耕文明，方言替代了母语，家族的树枝日益
叶茂果硕。 我们把先人一个个送走，又迎来
一拨拨新生， 在慢慢逝去的光阴中完成了
秦楚文化的嫁接，让她们生出奇花异果。

一眨眼， 我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近 60
载了， 而太极城发生的那些平凡而遥远的
故事，恍若就在眼前，如满天星光，摇曳而
多姿。

社 火

社火因场面宏大，参与者众，歌舞器乐兼备，成为旧时旬阳
春节期间最为热闹鼎盛的一项民间文化活动。

社火少不了传统三大件: 舞龙、耍狮、采莲船。 小件配有竹
马、地箩、赶驴、彩车、高桡、二鬼摔跤、张公背张婆、大头和尚戏
柳翠等等，不一而足。

龙又分为懒龙、站龙和滚龙，常由 16 个汉子举舞，而关键是
举龙首者。 也有 16 个女子举舞，谓双龙，分黄绿。 龙便有了性别
之分。

狮子又叫太平灯，分为火狮子和神狮子。玩狮子的人大多是
练家子，他们往往精着身子，俩人一组，随耍狮人移动，翻滚腾
挪，八面威风。 另外狮子还要负责打场子，躲开那些用石砖和牛
角做的火冲和花炮。 到了主家门前都要喝彩，一人领唱，众人皆
合。 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彩船多为水运船只类型的缩小版。大致分为老鸦船、摆江和
丘子船等。 船打扮的珠光宏气，船里坐着美女姣娘，前有艄公撑
船，左右有四个丫头帮船，还有媒婆摇在船前船后。 彩船在民间
社火表演中，极尽说学做唱之能事，乃为老少皆宜的一大看点。

而竹马、地箩、赶驴、彩车、高桡、二鬼摔跤、张公背张婆、大
头和尚戏柳翠等，皆有各自表演的套路和绝活，既有秦人阳刚之
美，又具楚国婉约之韵。

旧时的旬阳县城，民间社火班社林立，最出名的当属东西二
关的东社和西社。 有小汉口之称的旬阳，水运十分昌隆，城外居
民均以汉江、 旬河水运为业， 东关和西关大多居住着船工的后
裔，他们经年生活在水上，驾船走水习以为常，男女们不仅水性
好，歌唱得更野。而每年东西二关的社火比拼，更是像后娘打娃，
使足了暗劲的。

县城的社火每年都是正月十二出灯，正月十六卧灯，先敬神
仙，后游凡人，玩罢大街再游本社，彼时山城人头攒动，扶老携
幼，巷满街塞，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快活。

正月十二晚，东西二关应时出灯，两队社火狭缝于河街。 锣
鼓紧处，东社令字旗下闪出永字号船长胡老大，张口就是一段花
鼓下河调：

唉，小小鲤鱼红了鳃，
花鼓子好唱口难开。
东社行的是顺风船，
有种撵上来。
张口就充满了火药味。
胡老大歌声刚住，西社张驾长的七岔子便传了过来：
唉，大河有水小河满，
大河无水小河干。
泥鳅爬在险滩上，
想跃龙门难上难。
势均力敌。 往往以这样的斗法开头， 一晚上都很难决出胜

负，第二晚再接着斗，这只是文场。 武场就要看各自表演的绝活
了。

灯火阑珊时，人困马乏，打道回府。
时值一九六一年正月十三日晚，天空飘着小雪，刚过一岁的

我，骑在父亲脖子上，手脸冻得通红。
经验告诉人们，消亡的可能是糟粕，存活的大多皆珍珠。
民族民间文化，如同那满山遍野生长的山菊，张开小口就能

歌唱。在渐进的岁月中顽强着自己的生命，开花结籽，万代繁衍，
生生不息。

剧 团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家从旬阳老城茶园搬到府民街(衙门
口)居住，新家对门就是县汉剧团的剧场，叫汉江剧场。

记得当时剧场蛮大的，长排座椅上都编有号，用白漆喷在椅
背上，左边双号，右边单号，纵横 6 个通道，大约可容纳 600 多
人。 剧场既能演戏，又能放电影，还能开大会，灯光、通风、隔音、
消防、乐池等功能齐全，还有幻灯字幕机，就是音响效果差些。戏
剧演员常常在台上把脸挣的通红，观众还是听不明白，只有伸长
脖子，去看舞台两侧的字幕。 字幕从舞台两侧垂下，再用幻灯机
把字打上去，那些龙飞凤舞的字都是手写体，看上去也是一道风
景。 即就是这样子，在那个年代还是蛮先进的呢。

那时县城的魁星楼还在，就在舞台后面，约有五六层高，可
能筑于明代，样子很是破败。 楼上究竟有什么稀罕玩意儿，由于
大人严禁我们攀登，所以一无所知。

剧场票房设在大门口，有专人负责售票，票价一角钱左右。
一般只售当日票，除了节假日有大型演出，才有预售。 往往有新
戏或电影上演，县城路口皆张贴有海报。 演出当日，售票窗口人
头攒动，前涌后挤，更是百般地热闹了。其实有相当一批年轻人，
挤上去主要是争阅那位漂亮的武昌售票妹子。 于是有的人鞋挤
丢了，有的人帽子挤掉了，有的人假牙挤掉了。

剧场外也是一个舞台。
剧团那时演的主要是汉剧。 记得剧目有《铡美案》《十五贯》

《黄天荡》《柜中缘》和《辕门斩子》等，还演出了《朝阳沟》和《红灯
记》等样板戏。不管演什么，都会有人去看，只是那时人们都不富
裕，听以，剧场往往虚位以待，像人们的肠胃。 往往在这时，剧场
守门的鲁叔就过来敲门，放我们进去看戏。 说实话，我那时看戏
大多都是“混”的。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面一个红头文件，就把县汉剧团
给撤了。 可是太极城里的人，对汉剧的感情却很深呢，他们至今
能记得剧团文武场里的那些“角儿” 。谁谁花脸、谁谁小生、谁谁
青衣、谁谁主弦、谁谁司鼓……一些老年票友更是自发组成了民
间汉剧自乐班， 若遇红白
喜事， 他们都要去唱上一
晚，曰：唱万子。

剧团里的演员， 大多
都老了。 许多人已经过世，
他们早就不唱汉剧了。 新
世纪到来时， 上级又让振
兴汉剧， 但这都是后来的
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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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是安康最具自然禀赋的地方。这是上天赐予的宝
地，凡人凡世奈何不得。 妒忌也好，羡慕也好，谁都改变不
了这个事实，最终我们只有按下心中的浮躁，感叹一下，静
下心来去欣赏它，领略它，走访它。我们用采风的名义去探
寻这片山水的神秘，幽静，旷达，与深远。 当然，我也承认，
面对史上从未有过的四十度高温酷暑， 我放弃了直接抵
抗，而是用“文化之旅”的方式去逃避或迂回，应该归结为
一种临时性的生存策略。

从县城去天书峡是个下午，我们四点到达景区，直接
从闷热之地抵达了春天的季节，顺利地完成了一个节令转
换。最强烈的感觉是风不一样了。山下的风带着热浪，仿佛
是从桑拿房吹出来的，打在身上，还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
附着在皮肤的表层。而山上的风则不同，它带着几分清爽，
纯净而飘逸，能很快让人镇静下来。饭后，我们一行人到附
近的林间徒步，大家谈笑风生，举步观景，山上的很多不认
识的草木，像初见的陌生人一样，既近且远。 行一里许，有
微汗渗出，应是步行生热所至。林中有沙沙轻响，是轻风拂
过的声音，也有虫鸟在林叶上的行踪发出的声音，与行人
的喧嚣合成天人合一的交响。 天幕碧蓝碧蓝，夹杂着轻纱
一样的白云，吹弹可破。 太阳落山之后，露出黄昏之象，远
处的余晖映射到林间， 将一颗颗树木映衬得特别真实，很
有质感。 蓝色越来越浓，我们将与苍山一道目送炽烈的白
日，迎来一个高山避暑的夜晚。这个夜晚属于天书峡，属于
我们自己。我们在天书峡宽阔的肩上自娱自乐，直到半夜。

次日清早，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就启程了，行进目标是
徒步天书峡景区。顺着溪水，一路下行。饱含氧气的空气太
干净了，呼吸着，全身通透，反而发现自己有点混浊了，哪
有大自然那么纯净。溪水沿着峡谷而走，一路白浪，越走越
深，越走越窄，两边翠绿的山峦仿佛快要挤在一起了，却又
永远是分开的，成为左右两座完全不同的山。 山上全是岩
石，树木都生长在岩石的缝隙里，株株旺盛，充满野性，随
意绽放着它们坚强的骨力与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枯枝和朽
木，都是清新的。随处可见的青苔又细嫩又肥美，看不出年
月，但又能明显感觉到它们绝非短时间生长而成，爬行在

青苔上的虫子全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 那是它们的乐
土，有它们自由飞翔的天空。 据说，青苔是一种苔藓类植
物，富含多种维生素。 嫩芽可食，可清蒸，可煲汤，其味鲜
美。 可惜我们这里没人食用，全给虫子吃了。

随行的女士们永远走在最后， 永远是前方的迟到者。
她们醉心于路边的奇花异草，以躯体贴近自然，用手机放
大拍摄那些细小的花朵。 让我瞬间想到，女人与花是具有
同样性质的两个不同物种，妖娆，妩媚，鲜亮，所有用于鲜
花的词语都同样可以用于她们。她们把那些可爱的花草拍
摄下来，闲暇之时，在花草中寻求自己的影子，总会有几分
暗合，那便是天然美与人性美的奇妙对话，必然是相得益
彰。

突然一条飞瀑从山上倾泻下来，像小说情节的峰回路
转，瞬间打断了我们的谈笑。抬头望去，虽说不是一个垂直
的角度，但至少也有六七十度的坡度。水量并不大，因为从
高处坠落，像是从上面砸下来的，沿途水花四溅，白茫茫
的，轻盈，妙曼而优雅。 同行的摄影师用手机随意拍了一
张，竟然也十分好看。只是这瀑布见尾不见头，像是大自然
虚构的一幅作品， 是为了让游客在这里转换一下视角，体
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神韵。

瀑布的出现，平添了天书峡的浪漫气质，也构成了浪
漫地理学的基本特质。 “人文地理学之父”段义孚曾经这样
说，文明时代首先会出现三种出类拔萃之人，美学家，英雄
和圣人。美学家除了建造美好建筑，研究美学要义，更主要
的还要会审美。 我们在寻找自然景观，在与大自然的奇妙
进行诗意互动的时候，每一个凡夫俗子都成了审美对象的
参与者和鉴赏者。 我们徒步天书峡的过程，无疑就是一个
审美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美好生活的过程。 看看这雄奇
的大自然，人类真的是很卑微，很渺小，我们只能怀着敬仰
与虔诚，去获取几分物哀之美。庄子在“齐物论”里就说过，
万物平等，张载将其发展成了“民胞物语”，这是祖宗教给
我们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走在天书峡，沉迷于大好山水之
中，将自己融入自然，融入画境，确有一点物我两忘的感
觉。 当我们忧心忡忡地谈论全球生态危机的时候，置身于

天书峡，这便是对我们极大的心理安慰，像在苦涩的心里
加了一勺蜂蜜。继而又想，无论是生态文学巨臂梭罗，还是
田园山水诗人陶潜，要是他们来到这里，也会产生跟我相
复类似的感知与想象。

这时出现了一个清洁工， 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精壮男
子，背着一个沉重的机器，像是一个大型吹风机，专门清理
地面上的落叶。 看样子风力很大，扫荡式地行进。 所过之
处，落叶飞舞，归于路边，它们最终变成了泥土。闲聊得知，
他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特别能吹”的人。 一路
吹下去，再一路吹回来。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这条曲径通
幽的小径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么多人踩踏，却见不到一只
脚印。

天书峡的浪漫气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越走越
险，越走越奇。 到了核心区域，就是“万卷天书”所在之地。
层层叠叠的岩石恣意堆放着，如同一个大型资料库，那一
册册无以计数的竹筒，似乎整理过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尚
未整理。后人把它们命名为“天书”，是很形象的。美国人文
地理学家段义孚《浪漫地理学》一书中有说道：“浪漫主义
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和思考的极端性。 ”天书峡的天造地
设，很符合追寻崇高景观的目标要求。 浪漫的本身是具有
人文属性的一个美学词语，但自然景象本身也有着浪漫色
彩，它是一种构图的浪漫和造型的浪漫。 书是人类知识的
重要载体，它具有崇高的天性。这天书倒是美极了，不怕虫
蛀，不怕风吹日晒，亘古屹立，永存人间。可是，这些打不开
的天书上写着什么呢？不知道。因为无法打开，才给了我们
无限可能。你可以想象它写着什么就是什么，可以是经籍，
可以是理想，可以是玄秘，可以是誓言，也可以是人间的诗
词书画。 不能读懂的游客们三三两两在这里拍照留影，他
们的内心是茫然的，可又是坚实的。 他们或许期待把自己
美好的心灵和期盼在这里固定下来，与天书共存。 而恋人
们则是在这里留下爱的盟约，让彼此的相爱坚如磐石。 我
们一行七人也在这里合影留念。 离去之时，我在心里写下
了一句话：“上苍布胜景，人间降天书”。

天书峡的浪漫地理学
市直 李春平

二十多年前， 父亲从教师岗位退
休回到村里， 母亲也因年纪大辞去保
洁员，两人和几个村里的赋闲老人，一
来二去衍生出一个小小的秦腔自乐
班。

也许是机缘巧合， 也许是张家村
秦腔文化气氛浓厚，一招呼，竟有近十
几位秦腔戏迷， 和三四个能伴奏的班
底。 短短七、八个月，简易的秦腔自乐
班里，各种行当齐全，板胡、二胡、甚至
柳琴都有人能弹奏，且技艺日渐娴熟；
有的人是年轻时爱好， 后来养家糊口
抛在一边，现在重新拿出旧家伙什，上
手忒快；有的人有音乐细胞，习练时间
虽不长，但也能凑合搭班子；更让人吃
惊的是， 几个演唱者认真哼练， 能唱
《周仁回府》折子戏；还有个年轻小伙，
白天是送水工， 晚上来敲锣， 还会打
板。他右手食、拇指捏住一根筷子粗细
的木棍，带节奏的敲击小铜锣，富有腔
调还自带节奏感： 将小木棍往头上一
举， 乐手们便挺起腰身端坐， 弓弦张
开；小木棍一敲，“铿铿、锵锵”地开始
演奏。

父母亲和老人们乐此不疲， 不仅
约定每周一、四晚上去村文化站活动，
还凑份子添置了音箱、戏服。 后来，他
们鸟枪换炮积极申请乡镇与文化部门

赞助了一套万余元音响设备， 以及一面牛皮大鼓和三十
多面铜钹儿。 小小自乐班里又自带了锣鼓队、秧歌队、广
场舞，活动精彩纷呈，每晚排练时，经常吸引附近二三十
名村民前来观看。

特别在农历春节前后， 自乐班白天挨家挨户敲锣打
鼓送热闹。 主人封不封红包无所谓，就图个过年气氛；晚
上，自乐班在村文化站举办秦腔文艺汇演，连年轻人都放
下麻将不打了，酒也不喝了，荤段子不讲了，赶来听听戏，
跳跳舞，抡起鼓槌，敲几下锣鼓，村里风气好转许多。让人
不由感叹，个人喜好的自乐班，变成了大伙儿的爱好事，
还有教化的高级功能，自动挤压了“低俗”的空间。 看来，
快乐传染也感染人。

原以为，这样就蛮好，人年纪大了，有个自娱自乐且
健康的晚年生活。 不承想，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随着自乐班水平的逐年提升，村里红白喜事，主人都
来邀请前往助阵演出。一般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台
上穿衣挂服，举手投足，有板有眼，唱到高潮处，台下阵阵
的掌声和“好！ ”“再来一段！ ”的连连喝彩声。 开始仅在张
家村各小组出演。 主人送包烟，管顿饭，渲染个过事的气
氛。 慢慢地，自乐班名气大了，方圆十里的村民过事都要
提前预约。 条件好些的主人家，发个最大的微信红包，为
吉利也图个喜庆。这让自乐班的班头来了劲，顺势将自乐
班重新组建成高陵区秦腔协会，笼络了几十位骨干成员，
发展会员近百人， 成了些气候， 文化行业变成了农村产
业，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

更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全区举办“献礼二十大·秦之
声”群众秦腔大赛。大伙儿一听，踊跃报名参加，精心排练
节目，上台表演一路过关斩将。初赛、决赛，台下观众进行
手机线上投票，评选自己心中的“唱将名角”。 流火七月，
一时间，县城大小广场上，秦腔声盖过了流行歌曲，公园
街角总能听见二胡声，竟掀起了一股秦腔热潮。

秦腔，在关中白菜心的高陵，本就是起根发苗的大本
营，也无疑是群众最喜欢的戏目，没有之一。大赛台上，冒
出了许多秦腔少儿新秀， 这让台下的戏迷们心中暗自高
兴———秦腔后继有人！

而捧回大奖的几位名角， 带领着后来参加协会的爱
好者，认真练习，从不懈怠也无骄傲。他们练习得很投入，
从声腔到姿势，从气息到节奏，毫不马虎，也从无缺席。看
得出，每个人都是从骨子里热爱秦腔的。

父亲在乐队里拉二胡，母亲的拿手戏是《周仁回府》。
两人在秦腔演奏上，延续了一辈子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
经常与大伙儿探讨节奏、旋律如何合拍，动作怎样优美。
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小问题，还专门跑到“老年大学”请教。
他们结伴去西安易俗社学习充电， 自掏腰包为协会维修
设备。当然偶尔也会遇到点互怼的人和不愉快的事，他们
总是哈哈一笑，淡然处之。时间长了，人品自高。村里的红
白喜事，两人身兼数职，一会儿当账房先生，一会儿客串
司仪主持，一会儿台上演唱伴奏，台前幕后，虽然忙碌，却
因有为而快乐着。

自乐班在农村自娱自乐，秦腔在农村生根发芽，本就
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而老年人的生活有乐有为，要我说，
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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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已过立秋，红色高温仍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
而在这样的大热天，离安康城区 34 公里的月河沿岸梅
子铺镇，却草木葳蕤，一派农田稻香的景象。 凤凰山像
一堵绿墙，白云像低低奔走在山顶、树顶、头顶的绵羊。
身处这儿，火一般的阳光似乎被截去了一半。

水在草色如帘的灌溉沟中奔涌， 哗哗地撩拨游人
内心的童味。 眼前是一览无余的稻鱼共生基地，海浪一
样稻田，正在将大地上的蒸腾之气拉远，仿佛在如黛一
样的远山顶才停下脚。 杉树如军士一般，站在田间房舍
的两侧， 好像又把绿色从地面拱起来， 形成了翻滚之
势。 两只轻盈的白鹭，扑闪在广阔的稻田上空，像动着
的眼睛，活化了这儿的一切。 灌浆的谷子一粒粒微黄地
垂下，如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庄稼人。 似神来之笔的，是
田角水面余出的一溜荷叶、几朵粉花，以及三五只红蜻
蜓、五六尾稻花鱼。

说起这片 602 亩的稻鱼共生基地， 安乐社区书记
毛峰，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告诉我们，今年是他们
第一次种养，目前稻谷和稻鱼都生长喜人，丰收在望。
将来完善后，还将刺激区域经济整体全面发展。 讲到这
儿，毛书记感激地说，能有今天的局面，先行者、传播者
“王凤琴”，功劳最大。

接下来，我们在袁庄村贡米基地，见到了 47 岁的
致富领头人王凤琴。 她笑吟吟的脸上，荡起的爽朗，如
稻田旁荷叶上的水珠，晶莹透亮。 从听她讲过去、现在、
未来，不知怎的，我的内心莫名得澎湃，莫名得崇拜。

首先，她是一个心怀乡土的人。 她初中毕业，就外
出广州打工，在打工期间自考了工商管理专科。2010 年
回乡做化妆品生意，小有成就后，注意到家乡水田的种
植面积逐年减少，肥沃的土地逐年荒芜，且年轻人不愿
在家务农。 她想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人
多地少，人均几分田，守在家里种田，充其量只能混个
温饱。 于是，她在看准家乡的症状后，2016 年毅然弃商
务农，作为发起人和另两个好姐妹，自筹资金 100 多万
元，组建起安康市汉滨区姐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其次，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刚开始，她在袁庄村
就流转土地 400 余亩，憧憬着准备大干一番。 但要发展
现代农业，绝非易事，于是她下地走进田间第一线，不
懂就请教农技人员，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可即便如此，
2016 至 2018 年， 合作社依旧连续亏空。 最难的 2018

年，对于看不见希望的前路，与她一起出资的姐妹都退
了股，并劝她也放手吧。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注意到她
笑的脸不见了，眼睛里似有泪水。 谚语说：“看人挑担不
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 ”日子虽已过去，但记忆中的艰
辛永远无法擦掉。

缓了一下，她继续说。 对于姐妹的退股，她能理解，
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退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做出一点
名堂，没办法给老百姓交代。 于是，在这一股不服输的
劲儿下，她咬紧牙，又重新开始规划。 这一年，她以父母
姓名的最后一字，注册了“耀银”商标。 2019 年，又通过
了“全国名特优新”认证，并争取到苏陕协作扶持。 同年
建设加工厂房 1000 平方米，开通线上 832 消费扶贫体
验馆。 通过订单收购，外出展销，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
全方位销售。 经这一系列的思路转变———狠抓二产加
工、三产销售，合作社开始走向盈利。

最后，她是一个懂回报，会经营的人。2020 年，在合
作社走向标准化种植的时候，她放开了一产种植，让周
边农户参与进来。 采取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技术
培训指导， 然后由合作社高于市场价收购产品的方式
运营。 直接带动贫困户 46 户 103 人脱贫，并为当地 50
多农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而她的合作社也逐渐打造
出了“安康绿色富硒大米”品牌，建成了以水稻种植为
主导产业，具备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富硒粮油种植、农
产品加工储藏、 农业休闲观光和陕南富硒农产品电子
商务网店五大功能的现代农业园区。

当我听到这儿、看到这儿的时候，忽然觉得，阳光
不那么晒人了，满鼻腔都是丰收的迹象，犹如这颗颗饱
满低垂的谷粒。 这样的带头人，难道不正是大地上的时
代书写者吗？ 这样的合作社，难道不正是一方百姓的福
音吗？

带有稻香的风，再一次迎面拂来时，我的视线穿过
了王凤琴。 阳光下的凤凰山亘古不变，仍旧那么伟岸，
斗转星移，山脚下的良田在时代浪潮里焕发了新颜。 突
然，我想到了安乐社区墙上的一句警示语“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我想这句话不仅是说给各级地方官的，还
应该说给每一个生活在乡土上的人。 乡村振兴的路究
竟该怎么走呢，或许王凤琴和她的合作社，已经给了我
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稻稻 香香
汉滨 王宗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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